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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梳理清末民初日本图书馆学传入中国的四个阶段：洋务运动时期国人对日本图书馆的考察，维新变

法时期日文“図書館”一词的传入，清末新政时期日本图书馆学论著的翻译与介绍，以及民国初年对日本图书馆

学的研究。 日本图书馆学的传入对中国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图书

馆”一词逐渐被官方认可并广泛使用；图书馆学研究由译著发展为国人自己撰写论著，理论体系日臻完善；“东洋

式之图书馆”影响了当时中国图书馆的建设和管理。 表 ３。 参考文献 ４７。
关键词　 图书馆学　 图书馆学史　 传播　 日本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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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现代以来，中国图书馆学的产生和发展

始终与西方图书馆学的传播息息相关，一般来

说，大致经历两个发展历程：一个是 ２０ 世纪上半

叶的“欧美→日本→欧美→中国化”过程，即从

欧美图书馆学的传入，到日本图书馆学的传入，

再到欧美图书馆学的传入，最后实现图书馆学

中国化的过程；另一个是 ２０ 世纪下半叶的“苏

联→欧美→中国化”过程，即从苏联图书馆学的

传入，到欧美图书馆学的传入，最后实现图书馆

学中国化的过程［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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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根据作者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７ 日在日本鹤见大学召开的“第五届资讯资本与伦理国际学术交流研讨

会”（Ｔｈｅ ５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 Ｅｔｈｉｃｓ）上的主旨发言整理而成，系国家哲学

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２０ 世纪中国图书馆学思想史研究”（批准号：１０ＡＴＱ００１）的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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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个过程中，日本图书馆学的传入曾

经对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的形成产生了比较重要

的作用和影响。 然而，因为种种原因，我国图书

馆学界对这段学术史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尚
未形成比较系统的认识。 因此，全面梳理日本

图书馆学传入中国的历史，客观总结和评价日

本图书馆学的传入对中国图书馆学、中国图书

馆事业所产生的影响，不仅可以充实 ２０ 世纪中

国图书馆学术思想史的研究，而且能够为中国

图书馆学、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持续发展提供历

史经验和现实参考。
日本图书馆学的传入始于洋务运动时期国

人对日本图书馆的考察。 维新变法时期，日语

“図書館”一词开始传入中国，清末民初渐有对

日本图书馆学论著的译介与研究。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以后，欧美图书馆学迅速传入中国，日本图

书馆学对中国的影响日渐式微。 总的来看，日
本图书馆学的传入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１　 国人对日本图书馆的考察（洋务运动

时期）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门逐渐被打开，国人

开始睁眼看世界。 起初，国人对外国图书馆的

认识主要来自对西书的翻译，其后逐渐有出洋

者开始关注西方的图书馆，然而鲜有关注日本

图书馆者，盖因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同样处于封

闭状态，未有现代图书馆观念，明治维新以后日

本开始学习西洋，新式图书馆陆续产生，相对中

国而言已经先进许多。 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
政府为了拯救其垂危的统治，自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

发起洋务运动。 在洋务运动期间，为了引进和学

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清政府派遣官员出洋，
随后个人出洋者渐多，于是，在了解西方图书馆

的同时，国人亦开始关注日本的图书馆［２］ ９７－９８。
（１）王韬对日本书籍馆的考察

王韬（１８２８—１８９７），江苏长洲甫里人，在香

港襄助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 Ｊａｍｅｓ Ｌｅｇｇｅ）翻译

五经四书时随他返回英国，开始了他的第一次

出国漫游，并在欧洲生活了两年多。 １８７９ 年，王

韬应邀出游日本，此时正值日本从古代“文库”
向近代“书籍馆”转变时期［２］１０４－１０９ 。 王韬先后撰

写了《漫游随录》和《扶桑游记》两部著作，专门

记述他两次出国漫游的情况，在《扶桑游记》中

记述了他赴日漫游时“游书籍馆”的情形［３］ ，王
韬的记述虽然十分简洁，但是从目前可见的文

献来看，在晚清的出洋人员中，王韬可能是第一

个考察日本图书馆的人。
（２）傅云龙对日本图书馆的考察

傅云龙（１８４０—１９０１），浙江省德清县人，他
以选拔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为外交特使，
在奉派游历日本、美国等六国期间，撰写了 １００
多卷研究外国的著作和海外游记、诗集。 傅云

龙每到一国便深入调查各国的政治、经济、军

事、文化、教育等，访问各国政府机构，参观各类

企业、各级学校，游览各地博物院、图书馆等［４］ 。
傅云龙在其所著《游历各国图经》中曾专门列了

一份“书籍馆表”，在《游历日本图经余记》中提

到 １８８７ 年游东京大学，东京大学“图书馆有元

本汉书”，１８８８ 年在东京“游图书馆” ［５］ 。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从王韬在日本“游书籍

馆”，到傅云龙“游图书馆”，国人的记述已经比

较客观地反映了日本图书馆的变化，而傅云龙

可能是我国较早注意到日本有“图书馆”的人。
国人对日本图书馆的考察，虽然见闻有限，

但不失为日本图书馆学传入中国的前奏，可视

为日本图书馆学传入中国的准备阶段。

２　 日文“図書館”一词的传入（维新变法

前后）

　 　 洋务运动失败以后，维新思潮开始涌现，有
关西方图书馆的翻译介绍逐步增多。 鸦片战争

以后， 面 对 与 中 国 古 代 藏 书 迥 异 的 西 方

“Ｌｉｂｒａｒｙ”或者“Ｂｉｂｌｉｏｔｅｑｕｅ”，国人的翻译五花八

门。 起初大多是音译，国人难以明确其真正含

义，后来逐渐出现意译，如“书院”、“书藏”等，到
维新变法时期，将其译为“藏书楼”者日渐流行，
在此过程中，日本的“図書館”一词亦开始在中

国的报刊上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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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６ 年，《时务报》第 ６ 册“东文报译”栏目

刊发的《古巴岛述略》一文中出现了“图书馆”一

词。 该文由《时务报》 日文译员古城贞吉译自

《日本新报》的同名文章。 文中提到：“虽在争战

时，犹不废讲习。 又有女学校， …… 图书馆

等。” ［６］ 《时务报》 于 １８９６ 年 ８ 月创刊于上海，
１８９８ 年 ８ 月停刊，梁启超任总主笔，另聘张坤

德、日本人古城贞吉等人翻译英、法、俄、日文报

纸，辟有“论说”、 “西文报译”、“东文报译” （日

文等文种）等栏目，是变法维新运动高潮时期改

良派最先创办起来的一份机关报，也是当时影

响最大的一份宣传变法维新的报刊［７］ ，这是

“‘图书馆’一词见于中国报刊的开始” ［８］ 。
１８９９ 年，“图书馆”一词作为文章标题开始

出现在报刊上。 《清议报》第 １７ 册“外论汇译”
栏目载有题为《论图书馆为开进文化一大机关》
的译文［９］ ，该文译自《太阳报》第 ９ 号上刊登的

文章。 《清议报》于 １８９８ 年 １２ 月在日本横滨创

办，实际主编是梁启超，是维新改良派在海外创

办的第一份机关报，设有“本馆论说”、 “外论汇

译”等 ３０ 多个栏目，清廷的禁销反而更刺激了它

的流传，在当时颇有影响［１０］ 。 该文可视为“图书

馆”一词在中文报刊上以题名出现之肇始。
虽然在维新变法时期，国人关注的焦点是

欧美图书馆，鲜有介绍日本图书馆的情形，然

而，由于国人对西方图书馆的翻译介绍，日文

“図書館” 一词也在不经意间传入了中国。 因

此，日文“図書館”一词的传入可视为日本图书

馆学传入中国的初始阶段。

３　 日本图书馆著述的翻译与介绍（清末

新政时期）

　 　 在义和团运动之后，为了维护统治，清政府

于 １９０１ 年宣布实行“新政”，并相继采取了一些

“变法新政”的措施。 虽然，清末“新政”没有挽救

清王朝，但是从图书馆发展的角度看，２０ 世纪初的

公共图书馆正是在清末新政时期创办起来的［１］ 。
由于清末新政之一切皆效仿日本，于是日本图书馆

学迅速传入，一时大有超过欧美图书馆学之势。

（１）中文“图书馆”一词的流行

清政府在岌岌可危的时刻开始仿效日本明

治维新，实施维新新政，留日热潮骤然而起，西
学传播的内容和方式为之一变，西学在中国由

“西来”变为“东来”，西方先进的图书馆思想经

由日本传入了中国。 在此阶段，西学由日本转

口输入，数量空前，在社会科学的输入方面尤其

突出，影响也比较深入。 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由

被动变为主动，成为西学传播的主体［２］５２－５３ 。 在

这一时期，受整个社会环境影响，从之前的学习

西方改为学习日本，无论是清政府还是民国政

府，不仅派出官员到日本考察学习，而且还热衷

于学习日本，模仿日本，译自日文的“图书馆”一

词在中国逐渐流行起来。
１９０４ 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

使用了“图书馆”这一名称。 这是“图书馆”一词

首次出现在我国的官方文件中，主要在《屋场图

书器具章第四》第四节、《教员管理员章第五》第

一节和第二十节的规定中使用［１１］ 。 但是在京师

大学堂，人们仍习惯沿用藏书楼的旧称。 当时

的作法是：“于楼额仍沿用藏书楼之名，而于章

程则标为图书馆。” ［１２］ 虽然藏书楼的名称依旧，
但从 １９０４ 年起其主管人由“藏书楼提调官” 改

为“图书馆经理官” ［１３］ 。 据此，创立于 １８９８ 年

的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可视作我国官方最早采用

“图书馆”一词命名的图书馆。 其后，１９０４ 年创

办的湖北图书馆和湖南图书馆也相继采用“图

书馆”一词来命名［２］１１ 。
１９０９ 年，清学部在《学部奏分年筹备事宜

折》所附的《分年筹备事宜单》中专门列出了“颁

布图书馆章程”、“京师开办图书馆”等事宜［１４］ ，
第二年，学部专门拟定了《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

书馆通行章程》 ［１５］ 。 于是，“图书馆” 一词开始

成为官方推广的统一名称。 在这种情况下，各
省纷纷开始奏设图书馆，以至于在宣统年间这

短短的三年中，共创办了十几个省级图书馆。
日文的“図書館”一词翻译为中文的“图书

馆”，最初出现在中文报刊杂志中，后来出现在

政府的官方文件中，获得了官方的认可，并相继

被京师大学堂图书馆、湖南图书馆、湖北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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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最后逐步取代“藏书楼”一词。 至此，中文

的“图书馆”一词成为我国图书馆的通用名称。
（２）主要译著与著作

清末新政主要是模仿日本进行的，朝廷上

下无不步武东瀛，于是，日本图书馆学的影响逐

渐超乎欧美图书馆学之上。 在这一时期，中国

学者翻译了一批日本的图书馆学著述（见表 １）。

表 １　 清末对日本图书馆学著述的译介与研究

序号 译著 译者 时间
期刊或

出版社
原著者 简介与影响

１

《关于幼稚园图书馆盲哑

学校及其余类于小学校之

各种学校又私立小学校等

规则》

樊炳清 １９０１
《教育世界》
第 ３ 期

日本文部省

关于小学校教师的聘

用、 解 职 和 管 理 的

法规［１６］ 。

２ 《日本图书馆之增设》 （不详） １９０７
《教育世界》
第 ８ 期

（不详）
全文仅百余字，扼要

报道日本新增图书馆

已达百所［１７］ 。

３ 《图书馆》 ——— １９０９—１９１０
《教育杂志》
（连载 ８ 期）

孙毓修

中国学者自撰的第一

本以“图书馆”为标题

的图书馆学著作。

４ 《图书馆教育》 谢荫昌 １９１０
奉天图书馆

发行所
户野周二郎

中国近代第一部图书

馆学译著。

　 　 在上述著述中，尤以下面两种最有影响：
其一，孙毓修著《图书馆》。 该书的主要内

容包括：图书馆种类、特征、图书馆创立等管理

方法，以及建置、收藏、编目、借阅、购书、分类、
管理等系列办理图书馆之程序等，重点论述了

图书馆的收藏、管理和利用，并介绍了日本、欧
美先进的技术，主张向欧美图书馆界学习，建立

多层次、多类型的覆盖全国的图书馆系统，包括

国立图书馆、都会图书馆、学会图书馆和乡镇图

书馆等。 作者在开篇对参考文献做了说明：“参

以日本文部之成书，美国联邦图书之报告，而成

此书” ［１８］ 。 由此可见，该书不仅介绍了日本图

书馆的先进技术，而且参考了日本和美国图书

馆的相关资料。 “它综合了中国古代藏书楼的经

验，又参考了东西方各方的先进理念和方法，是
一部‘中西合璧’的图书馆著述，开始有了系统撰

述图书馆学的文字。” ［１９］ “孙毓修《图书馆》中表

现的图书馆精神，远远超越了同时代人。” ［２０］

其二，谢荫昌译《图书馆教育》。 谢荫昌时

任奉天省首任教育厅长，曾留学于日本明治大

学经济科，回国后致力于教育学著作的翻译。
《图书馆教育》译自日本图书馆学家户野周二郎

的《学校及教师与图书馆》 ［２１］ ，全书共分 １８ 章，
内容主要包括图书馆要旨、关于图书馆发达之

意见、欧美学者关于学校图书馆之名论、欧美各

国及日本图书馆之概况，以及图书馆之设备、巡
回图书馆、图书馆员之待遇等。 在此译著出版

之前，国内发表了一些篇幅较短的关于日本图

书馆的介绍性研究文章、随笔、时评等。 有学者

认为：“此书的出版改变了以往只是零星、片段

地介绍国外图书馆学的文章的状况，开创了一

个学术研究的崭新的局面。” ［２２］ 该书内容系统

而全面，是清末日本图书馆学术著作传入中国

的代表作之一，对于中国图书馆史与图书馆学

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研究均具有历史

价值。
从“图书馆”一词全面取代“藏书楼”成为正

式名称，到国人主动了解、借鉴、吸收日本图书

馆学术思想，翻译和介绍出版日本图书馆学论

著，日本图书馆学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一个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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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时期。

４　 对日本图书馆学的研究（民国初年）

民国初年，教育部和其它相关单位派遣了

多批人员出国考察国外图书馆事业和学习图书

馆学［２３］ 。 在清末翻译日本图书馆学论著的基础

上，中国学者对日本图书馆学著述的翻译与研

究更加全面深入，并且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著

述（见表 ２）。

表 ２　 民国初年对日本图书馆学著述的译介与研究

序号 译著 译者 时间
期刊或
出版社

原著者 简介与影响

１ 《图书馆小识》 通俗教育
研究会

１９１７ 通俗教育研
究会

日本图书馆
协会

中国较早出版的一部全面论述
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业务工作
的译著。

２ 《图书馆管理法》 ——— １９１７ 商务印书馆 朱元善

中国最早出版的图书馆著作之
一，该书在第一、六、十一、十
三、十五、十六章 分别介绍了许

多日本图书馆的实例［２４］ 。

３ 《图书馆指南》 ——— １９１８ 医学书局 顾实① 由中国出版机构出版的较早的
图书馆著作之一。

４ 《学校文库及简易图
书馆经营法》 李明澈 １９１８

《东方杂志》
第 １５ 卷 第
９ 号

今沢慈海① 论述学校图书馆的类型、经营

方法、阅览室的建造方法［２５］ 。

５ 《图书馆学指南》 杨昭悊 １９２０ 法政学报社 田中敬

内容包括概论、建筑及设备、目
录编纂法、分类、图书馆教育、
图 书 之 保 存、 制 本、 图 书 馆

史等［２６］ 。

６ 《图书馆管理法》 ——— １９２０ 郑韫三
内容完全与 《图书馆小识》 相
同，影响不大。

７ 《图书馆学》 ——— １９２１ 商务印书馆 杨昭悊② 我国第一部以“图书馆学”命名
的、国人自撰的图书馆学专著。

８ 《儿童图书馆之研究》 陈逸 １９２４ 商务印书馆
今沢慈海

竹贯直人②
这是我国较早出版的一部儿童

图书馆学译著［２７］ 。

９ “现代图书馆” 系列
著作

——— １９２８—
１９３３

中华学艺社
世界书局

马宗荣
该系列著作构建了一个比较完
整而 系 统 的 图 书 馆 学 学 科
体系。

　 　 （１）《図書館小識》（《图书馆小识》）
民国初年，日本的《图书馆小识》一书在中

国的传译比较广泛。 日文原著《図書館小識》有

两个版本：一个是 １９１５ 年由日本图书馆协会编

辑出版的《図書館小識》 （初版） ［２８］ ，另一个是

１９２２ 年由丙午出版社出版的《増訂圖書館小識》

０６９

①

②

《东方杂志》原文上的原著者为“金泽慈海”，并一直以讹传讹至今。 经多方考证，发现此为缪误，应为

“今沢慈海”。 参见《日本人名大辞典》 （数字版）：ｈｔｔｐ： ／ ／ ｋｏｔｏｂａｎｋ􀆰 ｊｐ ／ ｗｏｒｄ ／ ％ Ｅ４％ ＢＢ％８Ａ％ Ｅ６％ Ｂ２％ Ａ２％ Ｅ６％
８５％８８％Ｅ６％Ｂ５％Ｂ７􀆰

之前有研究者将“今沢慈海”误作“今泽慈海”或“金泽慈海”，将“竹贯直人”误作“竹贯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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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编者为和田万吉、今沢慈海和植松安等

人［２９］ 。 经笔者核查比对日文原版发现，两个版

本除了书名页上的编者不同，以及增订版的开

篇载有“初版绪言”和“再版小引”之外，其目次

和内容并无差异。 根据出版的时间来推断，国
人传译的应是前者，后有研究者将二者混为一

谈，甚至还把作者误为“田万吉”①，自然是不明

原著之故。
该书共 ２２ 章，主要内容包括图书馆之必要、

图书馆之功效、图书馆之种类、图书馆之创立及

经费、图书馆之职员及职务、图书馆之建筑、图
书馆用器具、普通图书馆、儿童图书馆及儿童阅

览室、学校图书馆、图书之选择、图书之购买及

收入、图书目录及其种类、书牌目录记入法、分
类法、图书之整顿及排列法、阅览及出纳法、分
馆及派出出纳所又配本所、 巡回文库、家庭文

库、图书之检点及曝书、图书之消毒及废弃。 该

著内容全面，观点完备，表明当时的日本图书馆

管理已经相当完备。
日本图书馆协会编辑出版的《図書館小識》

在中国有《图书馆小识》、《图书馆指南》、《图书

馆管理法》三个不同的译本或编译本。
其一，通俗教育研究会译《图书馆小识》
该书由通俗教育研究会于 １９１７ 年翻译并出

版，是比较忠于原著的译作。 有学者认为此书

是清末民初翻译和引进日本图书馆学著作的代

表［３０］ ，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翻译出版的第

一本较全面地论述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业务工

作的专业书籍” ［３１］ 。
当时中国各地纷纷设立图书馆，这些新近

设立的图书馆苦于无法可依，急需理论和实践

的指导。 《图书馆小识》的翻译和引进可谓及时

雨，对当时的中国图书馆学界和业界产生了重

要的影响。
其二，顾实编译《图书馆指南》
该书以日本图书馆协会编辑出版的《图书

馆小识》为蓝本编辑而成，主体内容与通俗教育

研究会翻译的《图书馆小识》大体相同，所不同

的是，该书在每章之后以“参考”的形式介绍欧

美图书馆的资料，并增添了第一章“图书馆之由

来”和第二十四章“今后图书之希望”。 在正文

之前载有内容简介，“内容介绍新说，闳通旧法，
淹贯警辟，得未曾有。” ［３２］

但是，全书只字未提此书译自日本图书馆

协会编辑出版的《図書館小識》，亦未提及一年

前已由通俗教育研究会翻译出版的《图书馆小

识》。 刘国钧对此提出了疑问：“然察其内容，除
首尾二章外，标目悉与《图书馆小识》同，稽其实

质，又复相似。 意者顾氏未知此书有中译而取

之为蓝本乎。” “然顾氏既取材于此书而一语不

之及，窃不知其何意也。” ［３３］

然而，瑕不掩瑜，无论因为何种原因顾实未

曾提及上述二书，均无损该著在当时的重要作

用与影响。 这是较早由中国出版机构出版的图

书馆学著作之一，对于中国近代图书馆学史和

图书馆事业发展均有重要意义。
其三，郑韫三编辑《图书馆管理法》
该著于 １９２０ 年出版。 虽然书名不同，但其

内容完全与《图书馆小识》 相同［３４］ 。 金敏甫认

为：“民国九年，山西郑韫三氏，摘录《图书馆小

识》而编《图书馆管理法》，内容完全与《图书馆

小识》相同，惟仅录其大纲，而删掉繁节。 故篇

幅甚少，影响亦属甚微耳。” ［３５］２９

（２）杨昭悊的《图书馆学》
杨昭悊（１８９１—１９３９），湖北谷城人，早年毕

业于国立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后被派往美国攻

读图书馆学，在赴美途中考察并报道日本图书

馆事业的发展状况，学成归国后曾任浙江大学

图书馆主任、江西省立图书馆馆长。 在图书馆

学领域共出版了《图书馆学指南》、《图书馆学》、
《图书馆员之训练》（１９２８）等著作，以及《人民对

于公共图书馆之权利义务》 （１９２３）等论文，是我

０７０

① 见以下四篇论文：吴稌年著《日本图书馆思想对我国近代图书馆的影响》（第 ７ 页），吴稌年著《中国近代

图书馆“西学东渐”阶段的学术思想特征》 （第 ６５ 页），马静、隋佳佳著《历史角度解读各国图书馆简史》 （第 ８２
页），黄红华著《顾实及其＜图书馆指南＞研究》（第 １０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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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近代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奠基人，图书馆事

业的先行者［３６－３７］ 。
《图书馆学》于 １９２１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全书共分 ８ 篇，主要内容包括图书馆学的基础

理论、图书馆原理和应用、功能、经费、建筑、设
备、图书管理法等。 该书在初版之后，又在 １９２６
年至 １９３５ 年间多次再版，其影响之大可见一

斑［３８］ 。 该书在中国图书馆学史上的主要学术建

树体现在，这是第一部在参考国外图书馆学著

作的基础上中国人自撰自编的图书馆学概论性

著作，它首次构建了比较完整的图书馆学的学

科体系，是我国第一部以“图书馆学”命名的图

书馆学专著，标志着我国图书馆学的正式形

成［３９］ 。 编者在该书的凡例中列出了 ６ 种日文和

１１ 种英文参考文献，可见该书荟萃了东西方图

书馆学术之精华，反映了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欧美图

书馆学思想在中国再次流行的同时日本图书馆

学的影响仍然存在［４０］ 。
对于该书的赞誉颇多：是东西方图书馆学

引进中国的代表作［４１］ ；是当时最为完备的图书

馆学概论性著作，影响很大［４２］３３ ；蔡元培在为该

书作序时称其为“在我国今日，最应时势的好

书”，“办图书馆的人，一定欢迎”；戴志骞誉其“有
裨于中国图书馆之前途者，实匪浅鲜” ［４０］ ；应当

属于中国图书馆学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著作［３０］ 。
亦有学者指出其存在问题，刘国均认为：

“取材于东西名家著作者，十居七八。 至于本国

情形间参一二，未能详也。” “盖外来思想与本来

情形尚未融合。 况涉论既广，取材复多，肤廓之

弊，亦势所难免。” ［３３］ 金敏甫比较客观中肯地评

价此书：“杨昭悊氏之图书馆学，为中国图书馆学

自撰书籍之最完备者，惟考其内容，尚属介绍东西

洋图书馆学术之性质，未具创造规模”，“惟其所介

绍者，则混东西之法，兼而有之，故此书亦只能称为

东西洋图书馆学流入时期之一种作品耳。”［３５］３０

笔者比较认同金敏甫的看法，一方面应当

客观评价《图书馆学》的确是当时中国图书馆学

领域的最完备之作，承认它在中国图书馆学史

上里程碑式的重要地位，肯定它对民国初年的

图书馆事业创始与发展阶段所发挥的积极作

用；另一方面，也应当发现其不足与局限，清醒

地看到该著带有相当浓厚的东西洋图书馆学术

的影子。
（３）马宗荣及其“现代图书馆”系列著述

马宗荣（１８９６—１９４４），贵州贵阳人，现代著

名社会教育学家、图书馆学家。 早年留学日本

学习社会教育学及图书馆学，回国后历任上海

市教育局督学、大夏大学图书馆馆长兼教授、中
央民众教育馆馆长等职。 马宗荣著述颇丰，主
要集中在教育学和图书馆学两大领域［４３］ 。

１９１７ 年以后，中国图书馆界由模仿日本逐

渐转向了学习欧美。 在此背景之下，作为当时

为数不多的留日学者，马宗荣发表了“现代图书

馆”系列著作，但是这些著作未引起学界和业界

的足够关注。
从 １９２４ 年开始，马宗荣的“现代图书馆”系

列著作陆续发表在《学艺杂志》上，１９２８ 年以后

由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正式出版（见表 ３）。 在

《现代图书馆序说》序言中，他详细说明了编纂

此系列著作是为了改变当时国内缺乏指导图书

馆实践的图书馆学著作的状况［４４］ 。 在《现代图

书馆事务论》 的《凡例》 中，他强调：“故读本著

者，能取上记四书而并读之，可收获全部知识之

益。”在该书的《新序》中，他说明了五书的出版

情况：“其序说与经营论二篇，已于民国十七年

由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 至第三篇以后，因乏

余暇整理，遂久置箧底，未能付印。”之后因教学

需要出版该著［４５］ 。 由此可推论，《现代图书馆

教育论》与《现代图书馆发展论》可能仅在杂志

上连载发表了，并未正式出版，这也是后人无法

找到此二书的原因。
表 ３ 所列五种著述构成了一个完整而系统

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体现了马宗荣比较超前

和成熟的图书馆学术思想。 金敏甫认为：“马宗

荣氏，抄译日文之图书馆学书籍而加以己意撰图

书馆概论，其首二章现代图书馆的研究，及现代

图书馆经营论则已在学艺杂志发表，内容较为完

备而有系统。” ［３５］３３ 有学者如此评价此著作的学

术价值：“马宗荣对于现代图书馆精神的理解与

思想，不亚于其他任何一位图书馆学家。” ［４２］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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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马宗荣“现代图书馆”系列著作

名称 出版时间 出版社或期刊 主要内容

《现代图书馆序说》① １９２８ 商务印书馆

共 ６ 章，内容包括图书馆的意义及任务、图书馆的沿

革、图书馆的类别、现世的图书馆、图书馆的必要、图书

馆的效果。

《现代图书馆经营论》 １９２８ 商务印书馆

共 ８ 章，内容包括图书馆的创立、图书馆委员会及馆长

的选任、图书馆的经费、图书馆的组织、图书馆员的养

成、图书馆的设备、图书馆的用具及用品、图书馆规章

的编制。

《现代图书馆事务论》 １９３４ 世界书局
共 ３ 章，内容包括现代图书馆的常务与事务、图书的选

择、购订与登记。

《现代图书馆教育论》 １９３０ 《教育与民众》
主要内容包括图书馆教育的意义、图书馆教育的主体

及客体、图书馆教育的必要、图书馆教育的理想、图书

馆教育的方法等［４６］ 。

《现代图书馆发展论》② （不详） （不详） （不详）

　 　 值得一提的是，《现代图书馆经营论》和《现

代图书馆事务论》还被翻译成日文，分别藏于日

本埼玉县立熊谷图书馆和县立长野图书馆，可
见该书在海外亦有影响。

在这个时期，日本图书馆学的传入由译介

日本图书馆学论著转为研究日本图书馆学。 这

些论著为当时的图书馆管理者提供了理论指导

和日本图书馆的先进经验。

５　 结语

在近现代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过程中，在
清末民初很短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日本图书馆

学曾传入中国，并对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学和图

书馆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
鸦片战争以后，国门打开，西学东渐，维新

变法时期，将“ Ｌｉｂｒａｒｙ” 或者“ 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ｑｕｅ” 翻译

为“藏书楼”的中文译名十分流行，其后从日本

传入的“图书馆”也开始出现。 因此，在清末，作
为西文 “ Ｌｉｂｒａｒｙ” 或者 “ 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ｑｕｅ” 的中文译

名，“藏书楼”和“图书馆”这两个名词都是完全同

义的术语，学人有时甚至交替使用。 例如，１９０６
年刘光汉在其《论中国宜建藏书楼》一文中阐述

建立新式“藏书楼”的意义时曾言“今考东西各

邦，均有图书馆” ［４７］ 。 这是“藏书楼” 和“图书

馆”这两个名词交替使用和“图书馆”一词在清

末预备立宪之前不如“藏书楼”一词流行的明显

例证。 清末预备立宪时期，因为步武东瀛之缘

故，“图书馆”跃然“藏书楼”之上，并经官方认可，
成为通行的名词术语，是为日本图书馆学术对中

国近现代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术至为深远之影响。
随着日本图书馆学术著述在中国的传播，

中国学者从最开始直接翻译和介绍日本图书馆

学论著，到编译、编辑日本图书馆学论著，后来

自己撰写图书馆学论著，并初步建立了中国图

书馆学的学科体系和基础理论体系。 据统计，
１９１７ 年至 １９２８ 年，作为中国出版图书馆学著作

较多的机构之一，商务印书馆与下属的商务印

书馆函授学校、商务印刷厂图书馆共出版图书

馆学著作 １６ 种，从时间上大致反映出当时中国

图书馆学的发展状况，即 １９１７ 年是图书馆著作

出版的初始阶段， １９２３ 年是国人自著出版阶

０７２

①
②

该书最初于 １９２４ 年发表在《学艺杂志》第 ５ 卷第 ９－１０ 期，时题为《现代图书馆研究》。
未查到此书的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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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３８］ 。 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学的研究从无到有，
从少到多，论著出版数量不断增加，正是中国图

书馆学发展的历史见证。
民国初年，随着公共图书馆运动与新图书

馆运动的兴起，公共图书馆与学校图书馆开始

在全国各地次第设立，由于当时的中国鲜见图

书馆学著述，更无专门指导如何设立和管理图

书馆的论著，图书馆管理者们苦于无法可依，无
章可循。 正当此时，日本图书馆学术传入中国，
为中国的图书馆管理者们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

论指导和实践经验，使得日本图书馆成为当时

中国图书馆之模仿对象。 诚如金敏甫所言：“以

上二书（指通俗教育研究会翻译的《图书馆小

识》和顾实翻译的《图书馆指南》），实东洋图书

馆学流入之代表作。 而此时之一般办理图书馆

者，亦莫不奉为上法，于是中国之图书馆，皆成

为东洋式之图书馆，盖受此二书影响也。” ［３５］２９

清末民初年间的中国图书馆，皆成为“东洋式之

图书馆”，此为日本图书馆学的传入对当时中国

图书馆事业发展所产生的历史作用与重要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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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 ７３，２２１，２５３􀆰 ）

［ ６ ］ 　 佚名􀆰 古巴岛述略［Ｎ］．古城贞吉， 译􀆰 时务报， １８９６（６）： ３９０􀆰 （Ａｎｏｎ􀆰 Ａ ｂｒｉｅｆ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ｎｄ ｏｆ Ｃｕ⁃
ｂａ􀆰 Ｔｅｉｋｉｃｈｉ Ｋｏｊｏ，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１８９６（６）： ３９０􀆰 ）

［ ７ ］ 　 刘家林􀆰 中国新闻史［Ｍ］．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１３８－１３９􀆰 （Ｌｉｕ Ｊｉａｌ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ｉｓｍ［Ｍ］．Ｗｕｈａｎ：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２：１３８－１３９􀆰 ）

［ ８ ］ 　 黄宗忠􀆰 图书馆学导论［Ｍ］．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８：１２４－ １２５􀆰 （ Ｈｕａｎｇ Ｚｏｎｇｚｈｏｎｇ􀆰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Ｗｕｈａｎ：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８：１２４－１２５􀆰 ）

［ ９ ］ 　 佚名􀆰 论图书馆为开进文化一大机关［Ｊ］ ．清议报，１８９９（１７）：１４－ １６􀆰 （ Ａｎ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ｓ ａ ｍａｊ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１８９９（１７）：１４－１６􀆰 ）

［１０］ 　 方晓红􀆰 中国新闻史［ Ｍ］．第２版 􀆰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７２􀆰 （ Ｆａｎｇ Ｘｉａｏｈｏｎｇ􀆰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Ｍ］．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４：７２􀆰 ）

［１１］ 　 学部􀆰 奏定大学堂章程： １９０４［Ｍ］ ／ ／ 张百熙􀆰 张百熙集􀆰 长沙：岳麓书社， ２００８：２４９－２５０， ２５２􀆰 （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９０４ ［ Ｍ］ ／ ／ Ｚｈａｎｇ Ｂａｉｘｉ􀆰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Ｚｈａｎｇ
Ｂａｉｘｉ􀆰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Ｙｕｅｌｕ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２４９－２５０， ２５２􀆰 ）

［１２］ 　 学部􀆰 京师大学堂续订图书馆章程［ Ｇ］ ／ ／ 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 北京：北
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１８５􀆰 （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ｎｅ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Ｇ ］ ／ ／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ｒｓ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ｃｈｉｖ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ｆ Ｐｅｋ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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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卷　 第二一二期　 Ｖｏｌ􀆰 ４０􀆰 Ｎｏ􀆰 ２１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１：１８５􀆰 ）
［１３］ 　 吴晞􀆰 北京大学图书馆九十年记略［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２：１４􀆰 （Ｗｕ Ｘｉ􀆰 Ａ ｂｒｉｅ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９０－ｙｅａｒ

ｏｌｄ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Ｍ］．Ｂｅｉｊｉｎｇ：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２：１４􀆰 ）
［１４］ 　 学部􀆰 奏分年筹备事宜折［Ｇ］ ／ ／ 李希泌，张椒华􀆰 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１２５－１２８􀆰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ｏｎ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ｙｅａｒｌｙ ［Ｇ］ ／ ／ Ｌｉ Ｘｉｑｉｎ，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ｏｈｕａ􀆰 Ｔｈｅ ｈｉｓ⁃
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ｂ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ｏ Ｍａｙ Ｆｏｕｒｔｈ
Ｐｅｒｉｏｄ） ［Ｍ］．Ｂｅｉｊｉｎｇ：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Ｂｏｏｋ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８２： １２５－１２８􀆰 ）

［１５］ 　 学部􀆰 奏拟定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折［ Ｍ］ ／ ／ 李希泌，张椒华􀆰 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

秋至五四前后）􀆰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１２８－１３１􀆰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Ｍ］ ／ ／ Ｌｉ Ｘｉｑｉｎ，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ｏｈｕａ􀆰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ｂ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ｏ Ｍａｙ Ｆｏｕｒｔｈ Ｐｅｒｉｏｄ）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Ｂｏｏｋ Ｃｏｍ⁃
ｐａｎｙ， １９８２： １２８－１３１􀆰 ）

［１６］ 　 日本文部省􀆰 关于幼稚园图书馆盲哑学校及其余类于小学校之各种学校又私立小学校等规则［Ｊ］ ．樊炳清，
译􀆰 教育世界，１９０１（３）：１４－１５􀆰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ｐｏｒｔ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Ｊａｐａｎ􀆰 Ｐｌａｎｓ
ｆｏｒ ｋｉｎｄｅｒｇａｒｔｅ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Ｊ］ ．Ｆａｎ Ｂｉｎｇｑ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Ｗｏｒｌｄ， １９０１（３）：１４－
１５􀆰 ）

［１７］ 　 佚名􀆰 日本图书馆之增设［Ｊ］ ．教育世界，１９０７（８）：８９􀆰 （Ａｎｏ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Ｊ］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Ｗｏｒｌｄ，１９０７（８）：８９􀆰 ）

［１８］ 　 孙毓修􀆰 图书馆［Ｊ］ ．教育杂志， １９０９，１（１１）：４５－ ５４􀆰 （ Ｓｕｎ Ｙｕｘｉｕ􀆰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１９０９，１
（１１） ：４５－５４􀆰 ）

［１９］ 　 来新夏， 等 􀆰 中国图书事业史 ［ Ｍ］．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３７３ － ３７４􀆰 （ Ｌａｉ Ｘｉｎｘｉａ，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ｏｏｋｓ［Ｍ］．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２００９： ３７３－３７４􀆰 ）

［２０］ 　 范并思􀆰 图书馆精神的历史缺失［Ｊ］ ．新世纪图书馆，２００４（６）：３－８􀆰 （ Ｆａｎ Ｂｉｎｇｓｉ􀆰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ｐｉｒｉｔ［Ｊ］ ．Ｎｅｗ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２００４（６）：３－８􀆰 ）

［２１］ 　 戸野周二郎􀆰 学校及教師と図書館［ Ｍ］．東京： 宝文館，１９０９􀆰 （ Ｓｈｕｊｉｒｏ Ｔｏｎｏ􀆰 Ｓｃｈｏｏｌｓ ＆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Ｍ］．Ｔｏｋｙｏ： Ｈｏｂｕｎｋａｎ， １９０９􀆰 ）

［２２］ 　 黄晓通􀆰 中国近代第一部图书馆教育学译著：《图书馆教育》 ［ Ｊ］ ．贵图学刊， ２０１３（１）：５２－５３，６２􀆰 （ Ｈｕａｎｇ
Ｘｉａｏｔｏ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ｐｅｄａｇｏｇｙ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ｉｂｒａｒｙ Ｐｅｄａｇｏｇｙ”［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Ｌｉ⁃
ｂｒａｒｙ， ２０１３（１）：５２－５３，６２􀆰 ）

［２３］ 　 邹华享，施金炎􀆰 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大事记［ Ｍ］．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８􀆰 （ Ｚｏｕ Ｈｕａｘｉａｎｇ， Ｓｈｉ
Ｊｉｎｙａｎ􀆰 Ｍｅｍｏｒａｂｉｌｉ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Ｍ］．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Ｈｕｎ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１９８８􀆰 ）

［２４］ 　 朱元善􀆰 图书馆管理法［Ｍ］．商务印书馆，１９１７􀆰 （Ｚｈｕ Ｙｕａｎｓｈａ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１７􀆰 ）

［２５］ 　 今沢慈海．学校文库及简易图书馆经营法［ Ｊ］ ．李明澈，译􀆰 东方杂志，１９１８，１５（ ９）：１５７－ １６２􀆰 （ Ｊｉｋａｉ Ｉｍａｚａ⁃
ｗａ􀆰 Ｓｃｈｏｏ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ｓｉｍｐｌ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Ｊ］ ．Ｌｉ Ｍｉｎｇｃ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Ｍｉｓ⁃
ｃｅｌｌａｎｙ， １９１８，１５（９）：１５７－１６２􀆰 ）

［２６］ 　 翟桂荣􀆰 杨昭悊早年图书馆学行考［ Ｊ］ ．图书馆研究，２０１３（ ５）：６ － ８􀆰 （ Ｚｈａｉ Ｇｕｉｒｏｎｇ􀆰 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Ｙａｎｇ Ｚｈａｏｚｈｅ［Ｊ］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３（５）：６－８􀆰 ）

［２７］ 　 今沢慈海，竹贯直人􀆰 儿童图书馆之研究［Ｍ］．陈逸，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２８􀆰 （Ｊｉｋａｉ Ｉｍａｚａｗａ， Ｙｏｓｈｉｈｉｔｏ
Ｔａｋｅｎｕｚｉ􀆰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Ｍ］．Ｃｈｅｎ Ｙｉ，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１９２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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